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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信息文化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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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文化（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Ｃ）是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经济学与商学、管理

学以及教育与教育研究等学科领域共同关注的研究课题。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兴起至今，已取得了重要进展，
积累了大量文献研究成果。 本文以 ＷｏＳ、ＰＱＤ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Ｅｍｅｒａｌｄ 等相关数

据库收录的文献为基础，分四个部分对国外 ＩＣ 研究进行综述：①简述国外 ＩＣ 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历程；②从阶段

划分、学科分布、层面归纳三个方面阐述国外 ＩＣ 研究的状况；③从概念、构成与评价两个方面概述国外 ＩＣ 研究的

内容；④从主要问题、典型方法、相关概念、发展趋势四个方面评析国外 ＩＣ 的研究。 指出：ＩＣ 研究需要从个人信息

文化（ＰＩＣ）、组织信息文化（ ＯＩＣ）和国家信息文化（ ＮＩＣ）三个层面展开，ＯＩＣ 以及 ＰＩＣ 的研究将成为未来 ＩＣ 研究

的重点；ＩＣ 理论研究要紧密联系实际；ＩＣ 研究的核心在其概念与评价。 建议我国的 ＩＣ 研究应从三个方面展开：

①拓宽 ＩＣ 研究的视阈，重点关注组织层面和个人层面的研究；②开展 ＩＣ 的实证研究，探索我国 ＩＣ 发展中的共性

与个性；③界定不同层面 ＩＣ 的概念，明确 ＩＣ 的组成与评价要素。 图 ３。 表 １。 参考文献 ７０。
关键词　 信息文化　 国家信息文化　 组织信息文化　 个人信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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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ＯＩＣ ｈａｓ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ｄａｔａ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ｓｈｉｐ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ｃｅ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

ｇ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ＩＣ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 ｔｈｒｅ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３

ｆｉｇｓ １ ｔａｂ ７０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１　 国外 ＩＣ 研究的兴起

信息文化（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Ｃ）的研究始

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前苏联和美国［１－２］ ，并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开始兴起。 随着“信息社

会”的发展，国家及国际组织开始关注信息社会

环境中国家与个人层面的 ＩＣ 问题；在信息技术

和信息管理浪潮的推动下，作为组织文化重要

构成的 ＩＣ 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国外学者从不

同领域和不同层面对 ＩＣ 所涉及的问题进行跨学

科探索和多视角透视，经过 ３０ 多年的发展，国外

ＩＣ 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同时随着研究的深入，
呈现出新的趋势。 例如： Ｆｏｓｃａｒｉｎｉ 和 Ｏｌｉｖｅｒ 于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分别将 ＩＣ 的概念引

入到数字资源长期保存（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数
据管护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 文件管理 （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等领域的研究中［３－５］ ； ２０１２ 年，
Ｖｉｒｋｕｓ 通过欧洲社会基金资助项目“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在互联网上开设专门学习 ＩＣ
的课程，以促进不同群体中的国际学生对 ＩＣ 的

理解［６］ ；美国国会图书馆联邦图书馆与信息网

络中心于 ２０１４ 年召开春季博览会，以“发展联邦

机构 ＩＣ：培训当代知识导航者”为主题，旨在培训

员工如何将 ＩＣ 发展为一种战略资产，如何创造

动态、灵活的 ＩＣ［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Ａｂｒａｈａｍｓｏｎ 和

Ｇｏｏｄｍａｎ⁃Ｄｅｌａｈｕｎｔｙ［８］ 、Ｗｒｉｇｈｔ［９］ 、 Ｓｖäｒｄ［１０－１１］ 还分

别探索了警察组织、政府组织的 ＩＣ 问题。 可见，
国外 ＩＣ 研究关注的焦点开始转向不同类型组织

以及这些组织的信息管理、文件管理与 ＩＣ 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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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 本文以广泛的文献调研为基础，希望

厘清国外 ＩＣ 研究的脉络和走向，以期对我国 ＩＣ
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

２　 国外 ＩＣ 研究状况

本文首先利用 ＷｏＳ 数据库收录的 ＩＣ 研究

文献为统计样本，对国外 ＩＣ 研究进行阶段划分，
并分析其学科分布情况。 以主题 ＝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为检索式在 ＷｏＳ 数据库中进行检索

（检索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共检索到 ９２ 篇

国外研究文献。 它们主要分布于 ３１ 个国家和地

区，其中美国最多，有 ２８ 篇，加拿大和英国次之，

分别为 １０ 篇和 ６ 篇。 其次，通过对 ＷｏＳ、ＰＱＤＴ、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
Ｅｍｅｒａｌｄ 等相关数据库的文献调研，对国外 ＩＣ 研

究的层面进行归纳。

２ １　 ＩＣ 研究的阶段划分

ＷｏＳ 数据库中收录的最早一篇关于 ＩＣ 研

究的文献是在 １９８５ 年。 从图 １ 可以看到，从研

究起步一直到 ２０ 世纪末，国外研究成果并不多，
在 ２００２ 年之后发文量才开始出现增长趋势。 通

过文献考察，结合图 １，笔者将国外 ＩＣ 研究分为

三个阶段。

图 １　 国外 ＩＣ 研究相关文献时间分布

（１）萌芽阶段（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中期）
信息社会的到来、机构信息系统的使用是

推动 ＩＣ 研究出现的两个重要因素。 Ｌｙｏｎ 将 ＩＣ
研究的起源追溯至 Ｂｅｌｌ 的后工业社会文化研

究［２］ 。 信息和知识作为后工业社会的关键变量，

使得后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的内涵没有本质的

区别。 随着信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现，
后工业社会环境中 ＩＣ 研究开始萌芽。 作为 ＩＣ 研

究的主要力量，图书情报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在图书馆员的研究推动下，ＩＣ 概念

在前苏联出现［１２］ 。 １９８５ 年，Ｖｏｒｏｂｅｖ 和 Ｎｉｚｈｅｖｙａ⁃

ｓｏｖａ 首次将 ＩＣ 概念引入企业研究领域［１３］ 。

（２）初步发展阶段（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９０
年代末）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各国

的信息化进程。 在信息化的浪潮下，学术界对

ＩＣ 的关注也逐渐增多，ＩＣ 的研究也得到初步发

展。 来自信息科学、图书馆学、计算机科学等不

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开始探索 ＩＣ 研究的理论支

撑， Ｓｚｅｃｓｋö［１４］ 、 Ｇｉｎｍａｎ［１５］ 、 Ｃｈｅｐａｉｔｉｓ［１６］ 、 Ｌｅｉ⁃

ｄｎｅｒ［１７］ 、Ｈöｇｌｕｎｄ［１８］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１９］ 、Ｔｕｒｎｂｕｌｌ［２０］ 等人

从不同视角对 ＩＣ 的定义、构成、作用等问题进行

初步研究，为后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３）快速发展阶段（２１ 世纪至今）
进入 ２１ 世纪，ＩＣ 研究在国家、组织和个人

层面广泛展开，研究的主题不断拓展，逐渐形成

了一套稳定的文献研究体系， 其中 Ｗｉｄéｎ －

Ｗｕｌｆｆ［２１］ 、Ｍａｒｔｉｎ［２２］ 、Ｃｕｒｒｙ 和 Ｍｏｏｒｅ［２３］ 、Ｏｌｉｖｅ［２４］ 、

Ｚｈｅｎｇ［２５］ 、Ｃｈｏｏ［２６－２８］ 等人的贡献，对促进 ＩＣ 的发

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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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ＩＣ 研究的学科分布

从文献的学科类别来看，国外 ＩＣ 研究主要

集中在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计算机科学与信

息系统、经济学与商学、管理学、教育与教育研

究等领域，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国外 ＩＣ 研究学科分布

信息科学和图书馆学领域通常运用模型

（包括概念模型和文化模型）和信息管理的方法

来研究国家和社会、机构组织以及个人的 ＩＣ 问

题。 例如：机构或组织内部 ＩＣ 对信息行为、信息

价值观、信息使用、信息和知识共享的影响，与
组织绩效的关系，以及对信息管理和文件管理

的影响，组织和机构的 ＩＣ 评估，数字 ＩＣ 等；计
算机科学和信息系统领域更加关注信息技术、
通信技术以及信息系统与 ＩＣ 的关系等；经济学

和商学领域比较关注企业 ＩＣ 的构建、企业 ＩＣ
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等；管理学领域关注组织信

息管理与 ＩＣ 的关系；教育和教育研究领域比较

关注 ＩＣ 与信息素养的关系，对社会公民、学生

ＩＣ 的教育，以及员工 ＩＣ 的培训等。 在当今各

学科理论与知识不断融合的背景下，各学科所

关注的 ＩＣ 主题界限更加模糊，图书情报领域所

关注和研究的 ＩＣ 主题几乎涉及其他所有学科

的理论。

２ ３　 ＩＣ 研究的层面归纳

运用现代科学研究 ＩＣ 问题有两种理论视

角，即文化学的视角和信息的视角。 文化学视

角认为，ＩＣ 是信息社会中人类生活和活动的一

种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此视

角下，ＩＣ 研究分为三个层次：①个人 ＩＣ；②特定

群体的 ＩＣ；③社会整体的 ＩＣ。 它强调 ＩＣ 分析的

“文化”方面，将 ＩＣ 看作人类文化整体的一个方

面。 从信息的视角看，ＩＣ 多与知识、信息的检索

能力与技巧、信息选择与分析的能力相关，是指

所有旨在满足信息需求的信息活动［２９］ 。 其实，
各学科领域相关研究理论是可以相互借鉴的，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ＩＣ 研究往往融合了文化学、
社会学以及信息科学等领域的理论，并且已逐

渐发展为三个层面，即国家层面（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ＮＩＣ）、 组织层面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ＩＣ） 和个人层面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ＩＣ），各层面研究的代表人

物及其文献如表 １ 所示。
ＮＩＣ 研究与信息社会的出现密不可分。 “后

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研究，为 ＩＣ 的研究奠

定了基础。 Ｌｙｏｎ 从信息技术的层面上提出 ＩＣ
所需要研究的课题：计算机和通信渗透的影响

是否在事实上改变了社会和文化经验，其中还

包括宗教和意识形态方面［２］ 。 将 ＩＣ 视为信息

社会下的“文化形态”是前苏联学者和国内学者

认同的观点［３０－３２］ 。 在 ＮＩＣ 层面的文献当中，
Ｓｚｅｃｓｋö［１４］ ，Ｚｈｅｎｇ［２５］ ，Ｒｉｙａｚ［３３］ 的三篇文献分别

以匈牙利、中国和马尔代夫为例，探索了国家层

面 ＩＣ 的概念、构成和评价等问题，以及 ＩＣ 与国

家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国家 ＩＣ 研究的代表性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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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层面 ＩＣ 研究代表人物及其文献

层面 代表人物 文献标题 年份

ＮＩＣ

Ｔａｍａｓ Ｓｚｅｃｓｋö
Ｍａ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ｓｏｍ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ｈｕｎｇａｒｙ

１９８６

Ｙｉｎｇｑｉｎ Ｚｈｅ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０５

Ａｍｉｎａｔｈ Ｒｉｙａｚ，
Ｋｅｒｒｙ Ｓｍｉ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ｄｉｖｅｓ ２０１２

ＯＩＣ

Ｍａｒｉａｍ Ｇｉｎｍ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１９８７

Ｇｕｎｉｌｌａ Ｗｉｄéｎ⁃Ｗｕｌｆ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ｎｉｓ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０００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Ａ Ｍａｒｔｉｎ，
Ｍａｒｋ Ｌｙｃｅｔｔ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ｃｒｅｄｉｅ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Ｔ： 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２００３

Ａｄｒｉｅｎｎｅ Ｃｕｒｒｙ，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Ｍｏｏｒｅ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ｍｏｄｅｌ ２００３

Ｇｉｌｌｉａｎ Ｏｌｉｖ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００４

Ｂｏｂ Ｔｒａｖｉｃ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２００５

Ｃｈｕｎ Ｗｅｉ Ｃｈｏｏ 等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ａ ｐｒｏｆｅｓ⁃
ｓｉｏｎ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６

Ｃｈｕｎ Ｗｅｉ Ｃｈｏｏ 等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ｓｅ：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８

Ｊａｎｉｎｅ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２０１０

Ｃｈｕｎ Ｗｅｉ Ｃｈｏ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ＰＩＣ

Ｌｅｓｌｉｅ Ｈａｄｄ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ＣＴｓ ｉｎ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２００５

Ｏｌｇａ Ｖｅｒｓｈｉｎｓｋａｙａ Ｎｅｗ ＩＣ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０５

Ｎａｔａｌｉａ Ｉ Ｇｅｎｄｉｎ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Ｒｕｓｓｉａ ２００５

Ｒａｓｉｍ Ａｌｇｕｌｉｅｖ，
Ｒａｓｍｉｙａ Ｍａｈｍｕｄｏｖ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２０１１

ＯＩＣ 是 ＩＣ 研究的重点领域，主要包括各类

企业和政府机构的 ＩＣ 问题研究。 Ｍｅｔｚ 介绍了

美国富美实（ＦＭＣ）公司怎样通过信息系统的运

用，变革管理方式，形成一种先进的组织 ＩＣ［３４］ 。
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信息都是发展过程中的

重要战略资源，而信息系统的使用以及组织中个

体的信息行为、态度和价值观等都对组织 ＩＣ 有

重 要 影 响。 Ｇｉｎｍａｎ［１５］ ， Ｗｉｄéｎ⁃Ｗｕｌｆｆ［２１］ ， Ｍａｒｔｉｎ

等［２２］ ，Ｃｕｒｒｙ 和 Ｍｏｏｒｅ［２３］ ，Ｏｌｉｖｅｒ［２４］ ，Ｃｈｏｏ 等［２６－２８］ ，
Ｔｒａｖｉｃａ［３５］ ，Ｄｏｕｇｌａｓ［３６］ 的十篇文献研究了组织 ＩＣ
的概念、构成、评价与构建等核心问题，是研究

ＯＩＣ 的基础性文献。
ＰＩＣ 作为信息社会环境下的一种个人文化，

常常与信息素养、计算机素养、信息通信技术素

养等概念混淆。 ２００５ 年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两个阶段（ ＵＮＥＳ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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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一卷　 第二一六期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２１６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Ｐｈａ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国际会议中，Ｓｈｅｍｂｅｒｋｏ［２９］ 、
Ｈａｄｄｏｎ［３７］ 、 Ｖｅｒｓｈｉｎｓｋａｙａ［３８］ 、 Ｇｅｎｄｉｎａ［３９］ 等人集

中讨论了日常生活和信息通信技术与 ＰＩＣ 的关

系、信息社会的概念、ＰＩＣ 与信息素养的异同以

及数字信息用户的 ＩＣ 等问题。 Ａｌｇｕｌｉｅｖ 和 Ｍａｈ⁃
ｍｕｄｏｖａ 总结了 ＰＩＣ 的相关概念，并运用结构化

的方法描述了 ＰＩＣ 的概念和构成元素［４０］ ，这几

篇文献是 ＰＩＣ 研究层面的重要参考文献。

３　 国外 ＩＣ 研究的内容

３ １　 ＩＣ 概念的探讨

ＩＣ 不是一个新概念，它由“信息”和“文化”
两个概念组合而成，是两者相互作用于信息时

代的产物。 当今社会，“信息”的作用无可替代，
它对国家发展、组织绩效提升以及个人成功有

着重要的意义。 然而，如何有效地利用信息，实
现各自的目标，又与“文化”息息相关。 如何对

ＩＣ 进行定义，是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３ １ １　 ＮＩＣ 的概念

ＮＩＣ 涉及信息通信技术、信息素养、图书和

信息服务的使用、信息的创建和传递、传媒、出
版、电信、计算机以及图书馆、档案馆、文件和信

息中心等方面。
Ｓｚｅｃｓｋö 站在公民与信息的关系角度，将 ＩＣ

看作公民与公共信息之间的一种主动性、选择

性和批判性的关系，不管在个体还是群体层面

上，它都是公民文化的构成要素，是政治行为的

动机和责任机制，也是公共生活的行为文化［１４］ 。
Ｃｈｅｐａｉｔｉｓ 从信息伦理的角度指出 ＩＣ 包括与信息

所有权和信息管理相关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
这些文化元素在特定的历史、社会和经济环境

中不断发展［１６］ 。 Ｒｉｙａｚ 同样指出 ＩＣ 与人们信息

价值观以及使用信息、获取和处理信息的方式

相关［３３］ 。 Ｂａｕｃｈｓｐｉｅｓ 从更广阔的视角出发，将

ＩＣ 定 义 为 “ 文 化 环 境 下 的 信 息 活 动 ” ［４１］ 。
Ｋｒａｖｅｔｓ 和 Ｋｕｈａｒｅｎｋｏ 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对

ＩＣ 的定义进行概述，指出：广义上的 ＩＣ 是一系

列原则，是与民族和国家文化互为补充、与人类

一般经验相连接的机制；狭义的 ＩＣ 是为理论和

实际问题的决策提供最佳的信息和参考，是完

善信息产生、储存和传输技术环境的机制，是为

人们有效利用信息而开展的系统化培训［１］ 。
信息、信息通信技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

巨大的，而 ＩＣ 就是信息以及信息技术作用于社

会的结果。 Ｍｅｎｏｕ 指出，ＩＣ 的形成涉及对已存

在文化的调整，文化的发展反过来也依赖于信

息和知识［４２］ 。 Ｒａｍｉｒｅｚ 认为个人和集体的社会

活动作为一个整体都受到数字技术的影响，ＩＣ
与人们相互交流、告知他人与了解自己的方式

息息相关［４３］ 。 Ｐｏｎｊｕａｎ 将教育与学习、科学与技

术、商业与工业以及社会发展作为 ＩＣ 的四个关

键领域，他认为人力、信息、基础设施、合作、领
导力和社会条件是推动有效 ＩＣ 的建立和运作的

关键组成部分［４４］ 。
Ｚｈｅｎｇ 指出，发展中国家要采取全面的方法

培养更加成熟的 ＩＣ，这意味着要提升对信息资

源的收集、解释和利用的条件和能力。 他运用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阐述了 ＩＣ 的概念框架，提
出了 ＩＣ 的正式定义：在一个社会集体中关于存

取、理解和使用信息的能力、看法、规范和行为

准则［２５］ 。 这个定义有两个立场：一是 ＩＣ 不能被

“创造”或“建立”，因为它作为国家或者组织文

化的一个维度，本身就存在；二是技术是人类用

来塑造 ＩＣ 的一种资源。
３ １ ２　 ＯＩＣ 的概念

ＯＩＣ 往往被认为是组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认为，在工

作场所有三个要素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民族文

化、职业文化和组织文化。 其中，组织文化是在

工作场所学习的不同的规范和共享惯例，在一

定的组织范围内有效［４５］ 。 良好的组织文化对于

组织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而在信息技术的冲

击下，信息成为组织决策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战

略资源，ＩＣ 也已成为组织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 Ｇｉｎｍａｎ 分析了商业环境中 ＩＣ 的决定性因

素，发现对 ＩＣ 的浓厚兴趣会创造成功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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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跃　 周耀林： 国外信息文化研究综述
ＺＨＡＯ Ｙｕｅ ＆ ＺＨＯＵ Ｙａｏｌｉｎ：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ｂｒｏａｄ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５

他将 ＩＣ 定义为一种“智力资源跟物质资源一起

转变”的文化。 这种转变的主要资源是不同种

类的知识和信息，所取得的成果是处理后的智

力产品，这是物质活动积极运作和发展所必需

的［１５］ 。 但实际工作中，ＩＣ 并未受到企业管理者

的重视，很多 ＩＴ 专家都认为通过数据库的共享

可以实现企业内部各个部门的互动，产生协同

效应，但结果并非如此。 如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 就认为这

往往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承诺。 他针对 ＩＴ 管理

人员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硬件上而忽视对如何共

享信息的“软科学”研究的问题，提出要采取“以

人为中心” 的信息管理方式，重建一个组织的

ＩＣ，以改变人们的信息行为［４６］ 。 此后，组织的信

息行为、信息制度和规范，组织内部成员的信息

感知以及对信息共享的态度等逐渐引起了人们

的关注。
站在“系统论”的高度，ＩＣ 往往被认为是组

织内部的一个完整有效的信息系统。 Ｗｉｄéｎ －
Ｗｕｌｆｆ 描述了她在芬兰保险行业中探索 ＩＣ 的方

法。 她关注组织中的信息流、丰富的 ＩＣ 以及有

效的知识创造如何与绩效连接在一起。 在信息

取决于组织条件的情况下，她将 ＩＣ 看作整个组

织的文化、价值观和态度的一部分，指出 ＩＣ 是

“关于正规的信息系统（技术）、常识、个人信息

系统（态度）和信息伦理”的文化［２１］ 。 Ｒａｔｃｌｉｆｆｅ－
Ｍａｒｔｉｎ 和 Ｓａｃｋｅｔｔ 指出 ＩＣ 是正式与非正式途径

的信息处理和沟通、诠释和理解以及活动和行

为的系统组合［４７］ 。 Ｍａｒｔｉｎ 等人指出，ＩＣ 是一个

共享意义的系统，表现为通过人员、流程和技术

制定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信息系统。 非正式的信

息系统跨越两个文化层，覆盖信仰、价值观、意
义和非正式行为；正式的信息系统涵盖了正式

的系统、结构、流程和程序，其中还有 ＩＴ 技术

系统［２２］ 。
从“信息观”的角度来看，ＩＣ 又往往与组织

对待信息的态度、价值观等因素相关联。 Ｄｕｔｔａ
指出 ＩＣ 是引导信息共享和传播模式的专门的组

织规范和惯例［４８］ 。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 指出 ＩＣ 表示的是

对待信息的价值观和态度，以及在信息处理、发

布和交流时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它源于

个体和组织与信息处理活动相关的价值观和行

为，是一个处理信息的隐性的标准化装置［４９］ 。
Ｃｕｒｒｙ 和 Ｍｏｏｒｅ 认为，ＩＣ 是信息的价值和效益在

实现业务与战略成功过程中得以体现的一种文

化，其中信息形成组织决策的基础，而信息技术

很容易成为一个有效信息系统的推动者［２３］ 。
Ｏｌｉｖｅｒ 在对澳大利亚、香港和德国的远程教育机

构关于组织 ＩＣ 的多案例研究中指出，对待信息

的价值观和态度是组织环境中 ＩＣ 的指标，这些

价值观和态度有可能会在跨组织文化的各个层

级———种族、职业和团体中通过交互而形成［２４］ ，
他还指出 ＩＣ 是组织文化的表现形式，描绘的是

组织对待信息的价值观和态度［５０］ 。 Ｔｒａｖｉｃａ 用

稳定的信仰和行为两个术语来定义 ＩＣ。 其中，
信仰是指价值观、规范、态度，行为是指工作惯

例、交流等。 ＩＣ 是组织文化的一部分，并在信息

和信息技术中生存发展［３５］ 。 Ｃｈｏｏ 等人认为 ＩＣ
是一种体现在组织中的有关管理和使用信息的

价值观、规范和实践［２６－２７］ 。
３ １ ３　 ＰＩＣ 的概念

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
人类活动与信息环境的交互更加密切。 面对海

量的信息，正确处理人与信息的关系至关重要。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前苏联学者对 ＰＩＣ 的概

念进行了集中探讨，个人在信息环境中所具备

的知识和能力成为 ＰＩＣ 的重要特征。 如“ ＩＣ 是

利用信息途径、分析信息条件和提高信息系统

效率的能力”；“ ＩＣ 是一种使人在信息环境中自

由表现、参与其形成并与信息实现交互的知识

水平”；“ＩＣ 是人类活动在信息采集、传播、存储

和应用领域的质量指标” ［４０］ 。
进入新世纪之后，围绕“知识”和“技能”这

两个基本特征，学者对 ＰＩＣ 的概念进一步完善。
Ｇｅｎｄｉｎａ 指出，“ ＰＩＣ 是个人一般文化的组成部

分，是信息观和知识系统的集合，是提供独立、
客观行动的能力，可以通过传统的和新的信息

技术等最佳方式来满足个性化信息需求。” ［５１］

Ｓｈｅｍｂｅｒｋｏ 认为当代人类 ＩＣ 的层次由许多因素

１１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一卷　 第二一六期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２１６

决定，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实现自己的

信息需求、拥有使用传统和电子资源的知识和

能力，寻找和发现这些资源的能力以及基本的

信息分析能力，ＰＩＣ 正在成为个人文化的重要标

准之一［２９］ 。 Ａｌｇｕｌｉｅｖ 和 Ｍａｈｍｕｄｏｖａ 指出：ＰＩＣ 表

示人类与信息环境之间的交互。 在与周围信息

域的交互过程中，人类一方面作为信息消费者，
获取信息、储存信息、处理信息，另一方面又作

为信息的生产者，合成新的信息和知识，创建并

呈现给该信息域。 从这个角度来说，ＰＩＣ 可以被

定义为与个体获取、存储、处理、保存、展示信

息，以及在符合法律和伦理规范前提下使用信

息所相关的一切知识和技能［４０］ 。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常常将 ＰＩＣ 与计算机

素养、信息素养等概念混淆。 计算机素养是指

人们使用计算机和网络的能力，了解操作系统、
应用程序和互联网搜索引擎等基本要素；信息

素养则是指能够判断什么时候需要信息，并且

懂得如何去获取信息，如何去评价和有效利用

所需信息的一种能力。 而 ＰＩＣ 不仅包括这些基

本的素养，还包括洞察潜在的信息机制，调整人

的行为和社会发展［５２］ 。 Ｍａｕｒｙ 探讨了在法国优

先于信息素养被广泛使用的 ＰＩＣ 概念在社会和

文化层面的作用。 她指出 ＩＣ 通常是指一系列共

享的知识与技能、社会行为规范、模式和价值

观，还涉及对信息重要性的态度。 从人类学的

角度来看， ＩＣ 由经验得知， 又根植于社会实

践［５３］ 。 Ｖｏｌｋｏｖａ 也认为 ＰＩＣ 是指个人或社会对

各种类型信息进行完美的操作，包括信息接收、
存储、编码和处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创建新的信

息，传递这些信息并实际使用它们［５４］ 。

３ ２　 ＩＣ 的构成与评价

ＩＣ 是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出现的比较抽

象的概念，信息无论对于国家、组织还是个人都

是重要的资源，但是 ＮＩＣ、ＯＩＣ 与 ＰＩＣ 的构成不

同，对其进行评价的要素也各不相同。 针对不

同层面 ＩＣ 的构成与评价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

３ ２ １　 ＮＩＣ 的构成与评价

ＮＩＣ 的评价就是要从整个国家层面来把握

信息社会大环境下 ＩＣ 发展的现状。 Ｚｈｅｎｇ 运用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 ＩＣ 的概念进行描述，提
出结构化的 ＩＣ 概念模型，并用其分析了中国的

ＩＣ 及其与电子医疗发展的相互作用。 该模型下

ＩＣ 可从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来理解———信息素

养、信息自由和信息规范。 信息素养，即访问、
解释和运用信息的能力。 不同于信息通信技术

素养和媒体素养，信息素养意味着无论有没有

技术条件都能在终身学习的基础上形成更广泛

的能力。 信息自由，指组织或社会中信息的可

用性和透明度。 它强调权利、特权和管理信息

的发布或获取资源的分配。 信息规范，即与信

息活动相关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行为概念和规

则。 它涉及信息的分配、评价、解释和使用的行

为规则。 信息规范又分为两大类：其一是个人

的非正式行为模式，涉及文化规范、价值观和惯

例；其二是正式的制度规则，可以包括法律、法
规和等级设置。 从某种意义上说，信息规范巩

固了信息素养和信息自由。 Ｚｈｅｎｇ 和 Ｈｅｅｋｓ 对

模型进行了更新和完善，并以中国为例，从“信

息素养”“信息公开” “信息制度”三个维度对发

展中国家的 ＮＩＣ 进行了研究［５５］ 。 Ｒｉｙａｚ 和 Ｓｍｉｔｈ
通过对马尔代夫一个农村社区和一个城市社区

居民的信息使用、信息获取以及信息意识进行

调查，提出马尔代夫 ＮＩＣ 的概念模型，包括七个

关键要素：本土知识、信息和通信技术、信息素

养、研究和出版、图书馆和信息服务、大众媒体、
信息政策，根据此模型的七个要素，他们对马尔

代夫的 ＩＣ 进行评价研究［５６］ 。
３ ２ ２　 ＯＩＣ 的构成与评价

随着 ＯＩＣ 研究的深入，ＩＣ 的构成与评价问

题成为研究的重点。 而评价 ＯＩＣ 的前提是明确

其类型及构成要素。
在 ＯＩＣ 的类型方面，Ｍａｒｃｈａｎｄ 将 ＩＣ 划分为

四种类型：功能文化，管理者把信息当作对他人

施加影响力和权力的一种手段；共享文化，管理

者和员工互相信任，利用信息提高自身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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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文化，管理者和员工通过搜索信息来更好

地理解未来，找到改变的方式以使自身适应未

来的发展趋势 ／ 方向；发现文化，管理者和员工

对危机和剧烈的变化有着开放的新见解，并设

法找到创造更具竞争性的方法［５７］ 。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
从五个不同角度对 ＩＣ 的类型进行了划分，指出

ＩＣ 包括：开放的或闭塞的，面向事实的或以谣言

和直觉为基础的，关注内部的或关注外部的，控
制的或授权的， 有偏好的信息渠道的或媒

体的［４９］ 。
在 ＯＩＣ 的构成要素方面，它们作为开展评

价的依据或标准，成为学者们探讨的焦点。 对

于不同类型组织（如商业性机构、政府类机构）
而言，组织的整个架构、管理流程以及工作方式

等方面不同，造成组织 ＩＣ 的差异，因此，对其进

行评价的要素也不尽一致。
首先，对于商业性机构来说，Ｗｉｄéｎ⁃Ｗｕｌｆｆ 对

芬兰 １５ 家保险企业的 ＩＣ 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

采访组织中不同层次的管理人员以获得组织内

部信息流、信息交流、知识创造、信息渠道、信息

技术、态度等方面的信息，并将 ＩＣ 划分为五个阶

段：信息环境、信息资源、工作流程、创造力、商
业成功［２１］ 。 Ｍａｒｔｉｎ 等人指出，ＩＣ 是一个共享意

义的系统，表现为通过人员、流程和技术制定的

正式和非正式的信息系统［２２］ 。 Ｔｒａｖｉｃａ 指出 ＩＣ
包含五个维度：沟通渠道的选择，信息共享惯

例，对事实还是谣言的偏向；共同的期望和知识

背景；在实现业绩目标方面对 ＩＴ 和信息的工具

性假设；关于保存知识的假设和价值观以及通

过记录保存知识的实例；传统文书工作与数字

化处理的比例，技术基础设施与流程效率需求

的匹配程度以及跨部门的沟通和协调［３５］ 。
Ｃｏｌｌｉｎｓ 认为知识共享的信息行为是 ＩＣ 的基本要

素，另外共享知识的态度也是 ＩＣ 的重要组成

要素［５８］ 。
其次，对于政府类机构来说，Ｈｉｎｄｌｅ 指出 ＩＣ

包含六要素：横向和纵向的信息流，个体能够获

得完成工作所需的信息，决策是基于明智的判

断，每个人都把信息管理作为其职责的一部分，

共享信息以建立有效的工作关系，ＩＴ 被看作实

现业绩的工具［３６］ 。 Ｃｕｒｒｙ 和 Ｍｏｏｒｅ 确定了评价

ＩＣ 的六大要素：沟通流、跨组织的合作关系、内
部环境、信息管理、流程和程序、领导力［２３］ 。 Ｋａ⁃
ｔｏｐｏｌ 指出组织 ＩＣ 的六个构成要素：信息检索、
信息创造、信息存储、信息传递、信息交流和信

息发布［５９］ 。
Ｏｌｉｖｅｒ 提出了评价组织 ＩＣ 的结构框架。 她

认为 ＩＣ 是在不同层次的影响中形成的。 层次一

是组织 ＩＣ 基本层。 包括：将信息当作证据———
以责任为目的识别和感知管理信息的需求；将
信息当作知识———以增长知识和增强意识为目

的识别和感知管理特定信息的需求；愿意分享

信息———信息分享的粒度级别被视为组织内的

一项指标；信任信息———重点关注首选的主要

资源，比如个人或文本资源；语言需求———任何

与特定字符集使用相关的约束，同样需要多语

言信息版本；区域技术基础设施———技术基础

设施将是组织内 ＩＣ 的重要影响因素。 层次二是

员工能在工作场所获得或拓展的信息管理技

能、知识和经验。 信息管理能力包括信息和计

算机素养，以及感知环境（社会和组织）需求相

关的信息。 层次三是适当的信息治理模型（信

息架构）以及对已建立的用来管理信息的组织

系统的信任［５０］ 。
Ｆｏｓｃａｒｉｎｉ 和 Ｏｌｉｖｅｒ 为了促使 ＩＣ 的概念成为

教育和数字策展专业人员的组成部分，引入 ＩＣ
框架。 该框架在 ２０１１ 年提出的框架基础上进行

更新和完善，同样包括三个层次。 层次一是基

本的影响。 代表那些深深植根于人类及社会机

构中难以改变的因素，包括超越国家的（如地

区、民族、宗教、语言）、国家的以及企业的文化

影响。 主要有：信息价值观、信息偏好、语言方

面的考虑、地区科技基础设施等因素。 层次二

是可以在工作场所获取或拓展的信息管理知识

和技能，它建立在层次一的基础之上。 其中职

业教育和实地培训在塑造职业和组织层面的 ＩＣ
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所涉及的技能、知识和

专长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与信息相关的能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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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环境要求感知。 层次三是信息基础设施和

信任。 包括两个组织方面的问题：一是组织中

适当的 ＩＴ 治理模型，二是信息管理系统中的信

任。 它们对于成功的信息管理有重要意义，但
也是最容易被改变的［４］ 。

此外，还有学者同时对不同类型组织的 ＩＣ
评价要素进行探索，如 Ｃｈｏｏ 等人探索法律机构、
公共医疗机构以及工程公司三个组织的 ＩＣ 评价

模型，指出 ＩＣ 由六个部分构成：沟通流，组织的

合作关系，内部环境（合作性、开放性和信任），
信息系统管理，信息管理，流程和程序［２７］ 。 Ｃｈｏｏ
在相关学科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信

息价值观和制度、信息行为两个维度交叉形成

的四个象限，概括出 ＩＣ 的四种类型：结果导向

型，遵守规则型，基于关系型和敢冒风险型。 结

果导向型文化，其信息管理的目标是使该组织

能够参与市场或部门竞争并获得成功；遵守规

则型文化，其对信息进行管理，以使该组织能够

控制内部运作并巩固规则和政策；基于关系型

文化，其信息管理以鼓励沟通、参与和认同感为

目的；敢冒风险型文化，其进行信息管理以鼓励

创新、创造和探索新思路。 每个 ＩＣ 类型都有五

个属性：信息管理的主要目的、信息的价值观与

规范、与信息需求相关的行为、信息搜寻、信息

使用［２８］ 。
３ ２ ３　 ＰＩＣ 的构成与评价

对 ＰＩＣ 构成内容的划分及评价，是为了明

确在信息资源、信息技术等要素构成的信息环

境中，对于个人而言到底应该具备怎样的信息

技能、知识、素养，应该形成什么样的信息价值

观，具备什么样的信息态度等。
Ａｌｇｕｌｉｅｖ 和 Ｍａｈｍｕｄｏｖａ 指出：缺乏一定层次

的 ＩＣ 对个体的成功产生不利影响，而这通常可

以在教育和职业活动中获得。 根据一般 ＩＣ 的结

构，人类的 ＩＣ 包括：信息接收，记忆存储，处理、
保护以及表达的技巧和能力，通过发现和开发

这些技能可以促进个人 ＩＣ 的形成。 他们将个人

ＩＣ 分为：信息接收文化、基本信息存储文化、信
息处理文化、信息保护文化、信息呈现文化［４０］ 。

Ｋａｒｖａｌｉｃｓ 从基本的个人信息文化 （ Ｂａｓｉｃ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ＰＩＣ）、中等水平的

个人信息文化 （ Ｍｉｄ⁃ｌｅｖｅ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ＭＰＩＣ）、高层次的个人信息文化（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ＰＩＣ） 三个方

面提出 ＰＩＣ 的垂直模型。 ＢＰＩＣ 是基本素养形

式，包括计算机素养和网络素养，不同的通信渠

道和工具的使用与搜索技巧，熟悉并管理网上

交易的能力等；ＨＰＩＣ 是高等素养或数字知识，
如信息观，信息伦理，ＩＣ 不同方面和概念的逻辑

知识，话语敏感性，对数字环境的反射性和自我

分析等；ＭＰＩＣ 主要有视觉素养、导航素养、媒介

素养 ／ 关键信息素养、英语水平、游戏素养、金融

素养、参与素养、科学素养、法律素养、心理素

养等［６０］ 。

４　 国外 ＩＣ 研究评析

ＩＣ 研究与国家信息政策的实施以及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进程息息相关。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

的发展，国家以及社会信息化进程大大加快，信
息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受到重视，ＩＣ 问题也逐

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中期到 ９０ 年代末期，是 ＩＣ 研究的初步发展阶

段，学者们对 ＩＣ 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探索，为后

期的研究奠定基础。 从 ２１ 世纪初至今，ＩＣ 研究

进程大大加快，学者们不断拓展 ＩＣ 研究的广度

和深度，丰富了 ＩＣ 研究的主题。 ＩＣ 是一个多学

科交叉的研究课题，它主要涉及信息科学和图

书馆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与商学、教育研究

以及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其中信息科学

和图书馆学是 ＩＣ 研究的主要领域。

４ １　 ＩＣ 研究的主要问题

不同学科领域研究 ＩＣ 的视角不同，而这恰

好取决于是从“信息”还是从“文化”的视角来研

究 ＩＣ 问题。 ＮＩＣ 和 ＰＩＣ 研究的理论基础源于文

化学与社会学范畴，与素养、伦理、道德等因素

相关。 ＯＩＣ 研究的理论基础来自组织文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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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信息科学研究领域，涉及信息使用、信息

行为、信息共享、信息系统、信息规范、信息制度

等方面的问题。 但无论基于何种理论视角，ＩＣ
研究必须要回答“什么” “为什么” “如何” 的问

题，即“ ＩＣ 的概念（ ｗｈａｔ）” “ ＩＣ 的来由 （ ｗｈｙ）”

“ＩＣ 的构建与评价（ ｈｏｗ）”。 因此，ＮＩＣ、ＯＩＣ 以

及 ＰＩＣ 研究都不能脱离信息的价值观、态度、制
度和规范等基本要素，并且都受到 ＩＴ 技术的影

响，都关注 ＩＣ 的评价问题。 ＮＩＣ、ＯＩＣ 以及 ＰＩＣ
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国家、组织和个人层面 ＩＣ 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

４ １ １　 ＮＩＣ 层面

社会语境中的 ＮＩＣ 研究主要涉及以下问

题：国家信息政策的制定，信息技术、信息通信

技术的运用，电信业、传媒与出版业的发展，图
书馆、档案馆以及文件中心信息服务的开展，文
化规范下人们的信息活动和信息伦理，信息素

质的培养和信息素养的教育以及 ＩＣ 评价等。
４ １ ２　 ＯＩＣ 层面

组织文化视阈下的 ＯＩＣ 研究主要包括：信
息技术以及信息系统、信息管理系统的应用与

发展，组织内部文化以及企业文化、企业 ＩＣ 的构

建，组织内部信息环境、组织气候和信息气候的

创建，组织信息行为和信息共享、知识共享的环

境，组织信息管理、文件与档案管理、知识管理

的开展，组织信息政策、规范和制度的制定，ＯＩＣ
对组织决策、组织绩效以及经营业绩的关系，组
织开展职业培训以及组织的信息态度和价值观

问题，ＯＩＣ 的评价等。
４ １ ３　 ＰＩＣ 层面

个人文化层面上的 ＰＩＣ 研究不仅包括计算

机素养、媒体素养、信息素养等基本素养的培

育，还包括影响个人信息行为的各种价值观、制
度与规范，以及对信息的态度，此外，还有个人

信息管理、个人知识管理、个人数字存档，信息

搜索、处理、评价与使用的各项能力，ＰＩＣ 的评价

以及教育和培训对 ＰＩＣ 的影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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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ＩＣ 研究的典型方法

行为研究（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是心理学、
组织行为学、管理信息系统、社会学、教育学等

领域的一般性课题，它主要研究人的态度、行

为、观念等。 行为研究的对象往往是作为个体

的人。 当研究对象为公司或组织时，公司或组

织的管理人员就作为考察分析的单位，代表其

所在的组织［６１］ 。 ＩＣ 研究虽来自不同学科领域，
从不同层面展开，但其研究对象同样是作为个

体的人以及在特定组织、社会环境当中的人或

者管理人员。 因此， ＩＣ 研究也归属于行为研究

的范畴，主要包括理论论证与实证研究两种

方法。
４ ２ １　 理论论证方法

理论论证往往是基于概念的推导，以及基

于数理逻辑与形式逻辑的推理。 在社会科学

中，数理逻辑并不常用，更多则是基于形式逻辑

的文字与概念上的推理。 理论论证方法需要提

炼出明确的、有创新性的观点，并围绕观点进行

系统、严谨的论证，它是国外 ＩＣ 研究的典型方法

之 一。 例 如： Ｆｏｓｃａｒｉｎｉ 和 Ｏｌｉｖｅｒ［３－５］ 、
Ｃｈｅｐａｉｔｉｓ［１６］ 、 Ｃｈｏｏ［２８］ 、 Ｇｅｎｄｉｎａ［３９］ 、 Ａｌｇｕｌｉｅｖ 和

Ｍａｈｍｕｄｏｖａ［４０］ 等都运用理论论证方法对 ＩＣ 相关

问题进行研究。
４ ２ ２　 实证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是指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通过科

学归纳，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或规律，然
后通过科学的逻辑演绎方法推导出某些结论或

规律，再将这些结论或规律拿回到现实中进行

检验。 它是在理论推导的基础上，通过社会调

查、案例研究来获取第一手数据和资料，对推导

的结论和观点进行验证或支撑。 实证研究通常

又分为数理实证与案例实证两种方法。 案例研

究是国外 ＩＣ 研究中最普遍的研究方法。 它主要

包括单个案和多个案研究，一般通过问卷调查、
访谈等方式对个体或组织内特定群体人员、管
理者对待信息的态度、价值观、行为进行调研，
以分析个人、组织乃至国家的信息文化问题。
例如： Ｓｖäｒｄ［１０－１１］ 、 Ｇｉｎｍａｎ［１５］ 、 Ｈöｇｌｕｎｄ［１８］ 、 Ｃｕｒｒｙ

和 Ｍｏｏｒｅ［２３］ 、 Ｏｌｉｖｅｒ［２４］ 、 Ｚｈｅｎｇ［２５］ 、 Ｃｈｏｏ 等［２７］ 、
Ｒｉｙａｚ［３３］ 、Ｔｒａｖｉｃａ［３５］ 、Øｓｔｍｏ［６２］ 等都运用案例研

究的方法探索 ＩＣ 涉及的问题。

４ ３　 ＩＣ 研究相关概念

自 ＩＣ 一词出现至今，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

角度对其进行定义，但尚未有统一的、明确的定

义。 在使用当中，ＩＣ 常常与信息生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ＩＥ）、 信息导向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Ｏ）、信息气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为区分于 ＩＣ，本
文将信息气候简称为 ＩＣＬ）、信息素养（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ＩＬ）等概念产生混淆。 可对这些概念进

行必要的区分，有助于对 ＩＣ 的理解。
４ ３ １　 ＩＣ 与 ＩＥ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 最早将 ＩＥ 描述为“一个组织的整

个信息环境” ［４９］ 。 Ｎａｒｄｉ 和 ＯＤａｙ 指出 ＩＥ 是在特

定局部环境中的人、实践、价值观和技术四者组

成的系统［６３］ 。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 认为， ＩＥ 包括四个部

分：ＩＣ（一个组织的信息价值观和信仰）、信息行

为和工作流程（人们如何使用信息）、信息政治

（抑制或组织信息共享）、信息技术（合适的信息

系统）。 他指出，ＩＣ 以“人们如何创建、分发、理
解和使用信息”为中心，是组织信息生态的重要

组成元素［４９］ 。 可见，在组织信息环境当中，ＩＥ
所涉及的内容更加宽泛，而 ＩＣ 也仅仅是 ＩＥ 的一

个组成部分。
４ ３ ２　 ＩＣ 与 ＩＯ

Ｍａｒｃｈａｎｄ 等人将 ＩＯ 描述为公司有效管理

和使用信息的能力，指出 ＩＯ 由三种类型的实践

组成：信息技术、信息管理、信息行为和价值

观［６４］ 。 可见 ＩＯ 是评价组织信息使用是否有效

的指标，而 ＩＣ 正是影响组织信息使用的因素，也
就是指标当中的信息行为和价值观部分。
４ ３ ３　 ＩＣ 与 ＩＣＬ

Ｃｏｒｒｅｉａ 和 Ｗｉｌｓｏｎ 指出，影响环境扫描活动

的组织因素包括 ＩＣＬ 与外向性。 其中，ＩＣＬ 是指

组织内决定获取和利用信息的条件设置。 它通

过信息基础架构的实现来评价，也就是对信息

获取和处理（收集、组织、提供并传播信息）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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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技术和人员使用的整体评价。 只有口传

文化的组织可能会低估建立一个正式的信息基

础架构的价值，而拥有信息意识文化的组织往

往会构建先进的信息系统。 有着正式 ＩＣ 的组织

倾向于建立良好的信息基础架构，如果没有 ＩＣ，
对建立信息基础架构的投资会很少［６５］ 。 可见，
组织内 ＩＣ 是影响 ＩＣＬ 构建的重要因素之一。
４ ３ ４　 ＩＣ 与 ＩＬ

１９９９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３０ 届大会通

过决议，决定组建全民信息计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ｌ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ＦＡＰ），旨在提升人们的 ＩＬ 以及使

用信息通信技术的技能，保证所有人都能够通

过获得信息来改善他们的生活。 Ｇｅｎｄｉｎａ 指出，
ＩＬ 可以被理解为关于各种信息源（文本，机读）
的知识以及理论型知识，了解各种信息源的使

用方法，能够对信息进行评价。 ＩＬ 和个人 ＩＣ 概

念有较大的相似性，都描述了人与信息交互的

复杂性、多层次和多方面等问题。 个人 ＩＣ 是比

ＩＬ 更为广泛的概念，它是信息观、ＩＬ、信息及通

信技术（ＩＣＴ）素养的集合体，因此他建议使用个

人 ＩＣ 的概念来代替 ＩＬ［３９］ 。 Ｈａｐｋｅ 指出，ＩＬ 是众

多关键能力和素养的一种，包括三个层次：一是

发现、存取和查找，二是评价、辨别和判断，三是

使用、沟通和创造。 ＩＬ 注重对信息流程和信息

系统的理解，强调如何创造和分享信息。 从教

育和教化的理念来看，它强调创造思考与批评

意识的能力；从知识的概念来看，它是一个社会

过程的结果；从信息流程的概念看，它不是线性

的，是复杂的。 ＩＣ 意味着塑造和发展自身的多

样化的能力，但是 ＩＣ 必须要考虑环境的制约性，
而且受到一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６６］ 。 可见，ＩＣ
相对于 ＩＬ 而言，具有更加广泛的内涵，它不仅包

括信息方面的能力，还包括对待信息的态度与

价值观等。

４ ４　 ＩＣ 研究发展趋势

从国外近两年有关 ＩＣ 研究的趋势来看，
ＯＩＣ 的研究仍然是主流，并且 ＯＩＣ 的研究已从商

业性组织拓展到数据管护机构、警察机构、政府

机构等。 例如：Ｆｏｓｃａｒｉｎｉ 和 Ｏｌｉｖｅｒ 将 ＩＣ 的概念

引入到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研究中，指出理解

和运用 ＩＣ 概念，能够促进一个数字资源长期保

存文化敏感框架的发展，才能超越开放档案信

息系统模型 （ Ｏｐｅｎ 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ｄｅｌ，ＯＡＩＳ）的束缚［３］ 。 Ｆｏｓｃａｒｉｎｉ 和 Ｏｌｉｖｅｒ 研究

了 ＩＣ 对数据管护行业的影响，强调数据管护活

动中“人的要素”，在数据管护人教育中要引入

ＩＣ 框架，以助于其加强对复杂工作环境的理

解［４］ 。 Ｏｌｉｖｅｒ 和 Ｆｏｓｃａｒｉｎｉ 进一步运用 ＩＣ 框架的

理论探索组织 ＩＣ 对组织文件管理实践的影

响［５］ 。 Ａｂｒａｈａｍｓｏｎ 和 Ｇｏｏｄｍａｎ⁃Ｄｅｌａｈｕｎｔｙ 探讨

了组织 ＩＣ 与信息管理理论框架在警务工作中的

适用性，考查哪些因素对加拿大三个警察组织

在解决问题、便利工作和信息共享方面的影响

最大［８］ 。 Ｗｒｉｇｈｔ 运用 Ｃｕｒｒｙ 和 Ｍｏｏｒｅ 提出的 ＩＣ
评价工具研究了政府组织的 ＩＣ 问题，探索政府

工作人员的文件管理培训，以及他们对文件管

理能力的自我认知与遵照正式的文件管理程序

之间的关系［９］ 。 Ｓｖäｒｄ 运用 Ｏｌｉｖｅｒ 提出的 ＩＣ 评

价模型对比利时中等规模市政府的 ＩＣ 进行考

查，以探讨 ＩＣ 对信息 ／ 文件管理的影响［１０］ ，之后

他又对比利时和瑞典三个市政府的 ＩＣ 类型进行

考查，探讨电子政务发展中 ＩＣ 对信息管理的

影响［１１］ 。

５　 对我国 ＩＣ 研究的启示与建议

５ １　 启示

我国 ＩＣ 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卢泰宏、
党跃武、董焱等人的研究成果对我国 ＩＣ 研究的

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３１，６７－６８］ 。 总的说来，我国

ＩＣ 研究以 ＮＩＣ 层面也就是“社会”视阈下的研究

居多，ＯＩＣ 层面的研究集中在对企业 ＩＣ 问题的

探索。 研究的主题集中在对 ＩＣ 的概念和内涵的

讨论，对 ＩＣ 的特征、结构、价值问题的研究，对
ＩＣ 的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以及企业 ＩＣ 的构

建、信 息 主 义 与 ＩＣ 的 关 系 等 问 题 的 探 讨

等［６９－７０］ 。 国外 ＩＣ 研究对我国 ＩＣ 研究主要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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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启示。
（１）ＩＣ 研究需从三个层面展开

信息社会环境下，人口、生产方式、文化等

社会基本要素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不断发展与

进步。 而正是信息、人、文化、环境各因素的相

互作用最终促成 ＩＣ 的形成。 ＩＣ 对个体的影响

是最基本的，所以 ＰＩＣ 是 ＩＣ 最基本的表现形式。
当 ＩＣ 处于特定的组织环境内时，ＯＩＣ 也就成为

组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样，如果将 ＩＣ 的

范围扩大到整个国家，ＮＩＣ 就成为国家文化的一

个部分，而 ＮＩＣ 又是通过无数个 ＯＩＣ 和 ＰＩＣ 体现

出来。 因此，ＩＣ 研究需要从 ＰＩＣ、ＯＩＣ 和 ＮＩＣ 三个

层面展开，且从国外 ＩＣ 研究发展的趋势来看，
ＯＩＣ 以及 ＰＩＣ 的研究将成为未来 ＩＣ 研究的重点。

（２）ＩＣ 理论研究要紧密联系实际

ＩＣ 虽没有特定的形态，但它却能通过个人

或群体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

观念等表现出来，它是影响个人发展以及组织

信息行为、信息共享以及组织决策的潜在因素。
ＩＣ 研究的理论基础虽主要源自文化学和信息学

两个领域，但 ＩＣ 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这就决

定了需要考察不同群体、组织、个人所表现出的

ＩＣ 要素以了解实践中 ＩＣ 的作用方式，通过实践

探索才能推动 ＩＣ 理论的发展。 因此，ＩＣ 理论研

究需要紧密联系实际，实证研究是 ＩＣ 研究的必

要方法。
（３）ＩＣ 研究的核心在其概念与评价

与文化的概念类似，ＩＣ 同样具有广泛的概

念和内涵，无统一的定义，且对于国家、组织和

个人而言，由于各自侧重的 ＩＣ 问题不同，对于

ＩＣ 的定义也有所差别。 另外，对组织和个人来

说，ＩＣ 常易与 ＩＥ、ＩＯ、ＩＣＬ、ＩＬ 等概念产生混淆。
因此，在国内外 ＩＣ 研究中，对 ＩＣ 概念的探讨是

ＩＣ 研究的首要任务。 通过对 ＮＩＣ、ＯＩＣ 和 ＰＩＣ 概

念的探讨，进一步确定其构成要素以开展评价，

是 ＩＣ 研究的核心。

５ ２　 建议

基于以上启示，结合国外 ＩＣ 研究发展的趋

势，笔者认为当前我国 ＩＣ 研究亟须从以下三个

方面进一步展开。
（１）拓宽 ＩＣ 研究的视阈，重点关注 ＯＩＣ 和

ＰＩＣ 层面的研究

我国 ＩＣ 研究以 ＮＩＣ 层面的研究为主，ＯＩＣ
层面，特别是 ＰＩＣ 层面的研究较少。 因此，学术

界需要拓宽 ＩＣ 研究的视阈，重点对 ＯＩＣ 和 ＰＩＣ
层面的问题展开研究，积极探索我国不同群体、
组织，特别是政府机构、文件及档案管理机构、
图书馆等组织的 ＩＣ 问题。

（２）开展 ＩＣ 的实证研究，探索我国 ＩＣ 发展

中的共性与个性

实证研究是 ＩＣ 研究的主要方法，而它正是

我国 ＩＣ 研究中比较欠缺的部分。 尽管 ＩＣ 对于

全球的影响具有普遍性和相似性，但由于意识

形态、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管理体制等方面的

差别，不能直接照搬国外 ＩＣ 研究的理论成果。
因此，我国 ＩＣ 研究要注重研究方法的拓展与创

新，开展实证研究，运用 ＩＣ 概念模型、评价框架

来验证国外研究成果在我国 ＩＣ 实践中的适用

性，探索我国 ＩＣ 发展中的共性与个性问题。
（３）界定不同层面 ＩＣ 的概念，明确 ＩＣ 的组

成与评价要素

ＩＣ 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了解国家、组织以及

个人 ＩＣ 的状况，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

进措施，以培育更加完善的 ＩＣ。 要了解 ＩＣ 的状

况，必须对不同层面 ＩＣ 的概念进行界定，确定

ＩＣ 的组成和评价的因素，尤其是 ＰＩＣ 层面的 ＩＣ
与近年来兴起的 ＩＬ 概念的区分问题，以及在我

国特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和组织文化背景下，ＯＩＣ
评价要素的确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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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ｎｋöｐｉｎｇ， Ｓｗｅｄｅｎ，２００３： ２６５－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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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Ｊ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Ｄ］． Ｐｅｒｔｈ： Ｅｄｉｔｈ Ｃｏｗ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０

［３７］ 　 Ｈａｄｄｏｎ 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ＣＴｓ ｉｎ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Ｃ］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ＵＮＥＳＣＯ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Ｐｈａ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ａｉｎｔ 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

２００５：８１－８９

［３８］ 　 Ｖｅｒｓｈｉｎｓｋａｙａ Ｏ Ｎｅｗ ＩＣ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Ｃ］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ＵＮＥＳＣＯ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Ｐｈａ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ａｉｎｔ 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 ２００５：９０－９６

１２４



赵　 跃　 周耀林： 国外信息文化研究综述
ＺＨＡＯ Ｙｕｅ ＆ ＺＨＯＵ Ｙａｏｌｉｎ：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ｂｒｏａｄ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５

［３９］　 Ｇｅｎｄｉｎａ Ｎ Ｉ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Ｒｕｓｓｉａ［Ｃ］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ＵＮＥＳＣＯ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Ｐｈａ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ａｉｎｔ 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 ２００５：９７－１０５

［４０］ 　 Ａｌｇｕｌｉｅｖ Ｒ， Ｍａｈｍｕｄｏｖａ 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Ｍ］ ／ ／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ｃ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Ｂｅｒｌｉｎ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２０１１： ２９－４０

［４１］ 　 Ｂａｕｃｈｓｐｉｅｓ 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ｆｏｒｍｓ［Ｊ］ ． Ｓｖｅｎｓｋ

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ｋｓｆｒｓｋｎｉｎｇ， １９９８ （３－４）， ５－３１

［４２］ 　 Ｍｅｎｏｕ 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Ｃ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ｅｄ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４－０５－０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ｃｌｉｓ ｇｏｖ ／ ｌｉｂｉｎｔｅｒ ／ ｉｎｆｏｌｉｔｃｏｎｆ＆ｍｅｅｔ ／ ｐａ⁃

ｐｅｒｓ ／ ｍｅｎｏｕ－ｆｕｌｌｐａｐｅｒ ｐｄｆ

［４３］ 　 Ｒａｍｉｒｅｚ 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０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ｃｌｉｓ ｇｏｖ ／ ｌｉｂｉｎｔｅｒ ／ ｉｎｆｏｌｉｔｃｏｎｆａｎｄｍｅｅｔ ／ ｐａｐｅｒｓ ／ ｒａｍｉｒｅｚ－ｆｕｌｌｐａｐｅｒ ｐｄｆ

［４４］ 　 Ｐｏｎｊｕａｎ 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４－０５－０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ｃｌｉｓ ｇｏｖ ／ ｌｉｂｉｎｔｅｒ ／ ｉｎｆｏｌｉｔｃｏｎｆａｎｄｍｅｅｔ ／ ｐａｐｅｒｓ ／ ｐｏｎｊｕａｎ－ｆｕｌｌｐａｐｅｒ ｐｄｆ

［４５］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ｄ［Ｍ］． Ｂｅｖｅｒｌｙ Ｈｉｌｌｓ， ＣＡ，１９９１

［４６］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 Ｔ Ｈ Ｓａｖｉｎｇ ｉｔｓ ｓｏｕｌ： ｈｕｍａ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４， ７２

（２）： １１９－１３１

［４７］ 　 Ｒａｔｃｌｉｆｆｅ－Ｍａｒｔｉｎ Ｖ， Ｓａｃｋｅｔｔ Ｐ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ｃｈａｏ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ｎｔ［ Ｊ］ ． ＡＩ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０１，

１５（１－２）： ２２－３９

［４８］ 　 Ｄｕｔｔａ 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Ｃ］ ／ ／ ＩＮＦＯＲＭ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１９９６

［４９］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 Ｔ Ｈ， Ｐｒｕｓａｋ 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ｍａｓ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 Ｏｘ⁃

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

［５０］ 　 Ｏｌｉｖｅｒ Ｇ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Ｍ］．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ｈａｎｄｏ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１

［５１］ 　 Ｇｅｎｄｉｎａ Ｎ Ｉ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ｕｎｉｔｙ：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 Ｃ］ ／ ／

Ｗｏｒｌ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７０ｔｈ ＩＦＬ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２００４：１－８

［５２］ 　 Ｇｉｌｙａｒｅｖｓｋｉｉ Ｒ 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００７， ３４（１）： ４０－４３

［ ５３］ 　 Ｍａｕｒｙ Ｙ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 ｓｔｅｐｐｉｎｇ ｓｔｏｎｅ？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 ／ ／ Ｋｕｒｂａｎｏ ｌｕ Ｓ， Ｇｒａｓｓｉａｎ Ｅ， Ｍｉｚｒａｃｈｉ Ｄ， ｅｔ ａｌ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３： ２３６－２４２

［５４］ 　 Ｖｏｌｋｏｖａ Ｎ Ｖ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ａｔ ｔｅｃｈｎｏ－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ｕｌ⁃

ｔｉｅｓ［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４－０５－０６］． ｈｔｔｐ： ／ ／ ｍｅｄｉａ ｍｉｕ ｂｙ ／ ｆｉｌｅｓ ／ ｓｔｏｒｅ ／ ｉｔｅｍｓ ／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 １１＿ｅｎ ／ １１＿ｌｉｆｅ＿ｌｏ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５＿３ ｐｄｆ

［５５］ 　 Ｚｈｅｎｇ Ｙ Ｑ， Ｈｅｅｋｓ 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ｓ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４－０５－１４］．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ｓｅｄ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ａｃ ｕｋ ／ ｉｄｐｍ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ｐ ／ ｄｉ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ｉ＿ｗｐ３４ ｐｄｆ

［５６］ 　 Ｒｉｙａｚ Ａ， Ｓｍｉｔｈ 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ｄｉｖｅｓ［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２， ２： １７３－２０８

［５７］ 　 Ｍａｒｃｈａｎｄ Ｄ Ａ Ａｒｅ ｙｏｕ ｂｅｔｔ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ｃｏｍｐａｎｙ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ｇａｉｎ？［Ｊ］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１９９６ （１２） ．转引自：Ｄｏｕｇｌａｓ Ｊ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Ｄ］．Ｐｅｒｔｈ： Ｅｄｉｔｈ Ｃｏｗ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０： ４８－４９

［５８］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Ｃ 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

ｌｕｍｂｉａ ｓａｌｍｏｎ ｆｉｓｈｅｒｙ［Ｄ］．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０

［ ５９］ 　 Ｋａｔｏｐｏｌ Ｐ 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ｔａｆｆ ｉｎ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Ｄ］． Ｓｅａｔｔ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２００７

１２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一卷　 第二一六期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２１６

［ ６０］　 Ｋａｒｖａｌｉｃｓ Ｌ Ｚ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４－０５－１４］． ｈｔｔｐ： ／ ／ ｉｆａｐｃｏｍ ｒｕ ／ ｆｉｌｅｓ ／

Ｎｅｗｓ ／ Ｉｍａｇｅｓ ／ ２０１２ ／ ｍｉｌ ／ Ｋａｒｖａｌｉｃｓ ｐｄｆ

［６１］ 　 Ｘｕ Ｙ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４－０８－０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ｏｍｐ ｎｕｓ ｅｄｕ ｓｇ ／ ～ ｘｕｙｊ

［６２］ 　 Øｓｔｍｏ Ｉ Ｅ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Ｃａｐｅ Ｔｏｗ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 Ｏｓｌ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ｓｌｏ， ２００７

［６３］ 　 Ｎａｒｄｉ Ｂ Ａ， ＯＤａｙ Ｖ 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ｒｔ［Ｍ］． Ｂｏｓｔｏｎ：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６４］ 　 Ｍａｒｃｈａｎｄ Ｄ， Ｋｅｔｔｉｎｇｅｒ Ｗ， Ｒｏｌｌｉｎｓ Ｊ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ｔ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６５］ 　 Ｃｏｒｒｅｉａ Ｚ， Ｗｉｌｓｏｎ Ｔ 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Ｊ ／ ＯＬ］．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１， ７（１）［２０１４－０８－０６］． ｈｔｔｐ： ／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 ｎｅｔ ／ ｉｒ ／ ７－１ ／ ｐａｐｅｒ１２１ ｈｔｍｌ

［６６］ 　 Ｈａｐｋｅ 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０６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ｌｉｄｅｓｈａｒｅ ｎｅｔ ／ ｔｈａｐｋｅ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ｉｅｗｓ－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６７］ 　 党跃武 信息文化简论［Ｊ］ ． 情报资料工作， １９９９（５）： １－４ （ Ｄａｎｇ Ｙｕｅｗｕ Ａ ｂｒｉｅｆ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１９９９（５）： １－４ ）

［６８］ 　 董焱 信息文化论———数字化生存状态冷思考［Ｍ］．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３ （Ｄｏｎｇ Ｙ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

［６９］ 　 刘光育， 徐长安 信息文化研究述评［Ｊ］ ． 南京政治学院院报， ２０１１， ２７（ ６）：１３６－ １３９ （ Ｌｉｕ Ｇｕａｎｇｙｕ， Ｘｕ

Ｃｈａｎｇａｎ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１， ２７（ ６）：１３６－

１３９ ）

［７０］ 　 王洋， 纪晓萍 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以来我国信息文化研究综述［ Ｊ］ ． 情报杂志， ２００７（ １２）：８４ － ８９ （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Ｊｉ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７

（１２）：８４－８９ ）

赵　 跃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通信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珞珈山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邮编：４３００７２。

周耀林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通信地址同上。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０－０６；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１８）

１２６




